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钙通道阻滞剂（calcium channel blockers, CCBs）又称

钙拮抗剂，主要通过阻断心肌和血管平滑肌细胞膜上的钙

离子通道，抑制细胞外钙离子内流，使细胞内钙离子水平

降低而引起心血管等组织器官功能改变，是临床上最常用

的一类心血管药物。CCBs 分为二氢吡啶和非二氢吡啶两类，

其中，二氢吡啶类的典型代表药物有硝苯地平、氨氯地平、

尼莫地平、尼卡地平等，非二氢吡啶类典型代表药物有地

尔硫䓬、维拉帕米。

美国中毒中心 2022 年的数据显示，心血管药物暴露

是第六位的毒物暴露因素，而在因中毒导致死亡病例占比

中，CCBs 是第六大类别药物 [1]。在 CCBs 中毒中，最常见

的药物是氨氯地平，它是中毒导致死亡病例中占比最多的

CCBs[1]。2022 年，氨氯地平占国际多中心毒理学研究和监

测网络报告的所有 CCBs 暴露的三分之二以上 [2]。来自澳

大利亚的两个毒理学服务机构 2014—2023 年的数据表示，

在 CCBs 中毒中，二氢吡啶类最常见，其中氨氯地平占一

半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地尔硫䓬和维拉帕米中毒的临床后果

更严重 [3]。国内缺乏有关 CCBs 中毒的统计数据，1 项来自

单中心的 2014—2021 年的数据分析显示 CCBs 中毒病死率

是 28.8%[4]。目前的诊断和治疗建议主要来源于回顾性分析、

病例报告和专家意见。我国缺乏此类疾病诊治方面的统一、

规范方案，为此制定本 CCBs 中毒急诊诊治专家共识，以

指导和规范急性 CCBs 中毒的救治管理。

共识制定方法与制订过程包括 ：提出关键问题，基

于临床问题，以钙通道阻滞剂、中毒、过量为中文检索

词， 以 calcium channel blocker、poisoning 及 overdose 为

英文检索词搜索中国知网数据库、万方数据库、维普数据

库、PubMed、EMBASE、Web of Science，检索时间截止至

2024 年 10 月。系统收集相关文献，撰写初稿，提交共识

编写组专家函审提出修改意见。修订后召开专家讨论会确

定终稿，再次提交共识编写组专家审核定稿。本共识注册

号为 PREPARE-2025CN016。

1	 CCBs 的药理学及毒理学机制

CCBs 通过直接抑制 L 型钙通道钙离子的内流来发挥其

治疗作用。CCBs 主要有两类：二氢吡啶类（dihydropyridines, 

DHPs）和非二氢吡啶类（non-dihydropyridines, non-DHPs）。

DHPs 主要通过外周血管平滑肌发挥作用，主要用于治疗高

血压；non-DHPs 主要通过抑制心肌细胞中的钙通道起作用，

主要用于治疗心绞痛和心律失常。CCBs 阻断血管细胞钙离

子通道后可使血管平滑肌舒张，收缩压降低和冠状动脉血

流增加 ；通过阻断心肌细胞膜上的 L 型电压依赖性钙离子

通道，抑制细胞外钙离子内流，进而减弱心肌收缩力、降

低心率、降低窦房结、房室结自律性和传导性。

CCBs 中毒的毒理作用往往是药理作用的延伸，DHPs

中毒主要导致外周血管扩张，初期可引起反射性的心动过

速，而 non-DHPs 中毒主要影响心脏传导、降低心肌细胞

收缩力 [5]。但在严重中毒情况下，这种相对选择性可能消

失 [6]。在心血管系统之外，胰腺 β 细胞中的 L 型钙通道被

阻断可导致胰岛素释放减少，从而导致高血糖 [7]。一般情

况下，心肌细胞利用氧化脂肪酸作为能量来源，但在应激

情况下，心肌细胞开始利用葡萄糖作为主要的能量来源 [8]。

CCBs 过量引起的低胰岛素血症和胰岛素抵抗使心肌细胞不

能自由地利用葡萄糖作为能量，这进一步降低了心脏的收

缩力，导致休克 [9]。心功能下降、血管扩张和低胰岛素血

症导致的葡萄糖利用下降，共同解释了 CCBs 过量可能诱

发危及生命的心血管系统崩溃的原因。另外，CCBs 除可造

成心源性肺水肿外，还可能通过对肺毛细血管的扩张作用

引起非心源性的肺水肿 [10-11]。

推荐意见 1：CCBs 中毒的毒理机制主要是通过直接抑

制心脏、血管及胰腺 β 细胞中的 L 型钙通道，导致外周血

管平滑肌扩张、心肌收缩力减弱、心率减慢及血糖升高。

2	 临床表现

CCBs 中毒主要作用在心脏和血管两个方面 ：预
出
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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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心脏方面 ：①反射性心动过速、心动过缓、不同程

度的窦房或房室传导障碍、结性或室性自主心律 ；②心脏

收缩力下降 [5]。

(2) 血管方面 ：外周血管扩张。

综合以上两方面可造成心力衰竭、心源性肺水肿、低

血压或休克（引起多脏器灌注不足表现，如脑灌注不足引

发意识改变、癫痫发作等 [12]），更为严重者可出现难治性

休克和心脏骤停 [5]。

(3) 其他表现 ：包括高血糖、非心源性肺水肿以及较为

罕见的肠梗死和肠梗阻 [13-14]。

3	 临床表现

3.1	 诊断
有明确过量 CCBs 暴露史和符合 CCBs 中毒的临床表

现，则临床诊断成立。CCBs 血药浓度不影响临床救治 [15]，

且血药浓度检测或者毒物检测不是所有地区均能获得，因

此不推荐常规检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常规检测无法解释

的原因不明的休克和心动过缓的患者中，应想到中毒特别

是心血管药物中毒可能 [15]，可通过毒物检测或血药浓度检

测协助诊断。

3.2	 鉴别诊断
其他心血管药物中毒，特别是 β 受体阻滞剂中毒，亦

可出现相似临床表现 [15]，且 CCBs 中毒在实际诊疗中经常

合并其他药物特别是心血管药物中毒，可结合用药史、毒

物检测或血药浓度检测进行鉴别。

推荐意见 2：有明确过量 CCBs 暴露史，结合典型临

床表现，可做出临床诊断。联合毒物检测结果可做出明确

诊断。若毒物检测无法及时获得，则不推荐作为常规检测

手段。

4	 救治流程

4.1	 急诊评估与分层
CCBs 在胃肠道吸收迅速，1~2 h 即出现临床表现，但

CCBs 的缓释、控释制剂或本身半衰期较长的 CCBs 如氨氯地

平的起效时间和维持时间较其他 CCBs 更长。对于有 CCBs

明确过量史但无症状的就诊者，建议留院观察并监测至少

24 h[5,16]。在此期间对所有患者均应行血压、心率、呼吸、指

端脉搏氧饱和度和意识检查，并完成 12 导联心电图检查。

对于有症状的患者或摄入大剂量的早期无症状 / 症状轻

微的患者，应安置在抢救室，并迅速行血压、心率、心律、

呼吸、指端脉搏氧饱和度监测、评估意识状态，完善 12 导联

心电图、血乳酸、血气分析、血糖检测和胸部影像学、超声

心动图检查。

推荐意见 3：对于有明确过量服药但初诊时无症状的

患者，推荐留院观察至少 24 h。对于有症状的或摄入大剂

量药物的早期无症状 / 症状轻微的患者推荐在抢救室诊治，

严密监测生命体征，评估心电活动、血液酸碱度和乳酸水平、

血糖、胸部影像学及超声心动图改变。

4.2	 胃肠道去污
在 CCBs 摄入 1 h 内可以考虑应用活性炭，成人剂量为

50 g，但即使摄入 1 h 以上应用活性炭仍可能获益 [16]。如果发

生可能危及生命的缓控释制剂中毒，在摄入后 2 h 内可口服活

性炭吸附 CCBs 以减少其全身吸收 [17]。恶心和呕吐可能会妨

碍活性炭的使用。活性炭的其他风险包括误吸，因此应避免

用于有呼吸抑制、中枢神经系统抑制、癫痫发作或无法保护

气道的患者。有研究表明在减少药物吸收方面，活性炭效果

优于洗胃 [18]。

在活性炭无法及时使用的情况下，早期胃肠道去污可考

虑洗胃。洗胃的原则为愈早愈好，一般建议在服毒后 1 h 内洗

胃。但对于服用大剂量 CCBs 存在胃排空延迟风险时，洗胃

可延长至 4~6 h 甚至更长时间 [19]。短时间口服超大剂量药物

有形成“药石”风险，洗胃同时行胃镜下去污处理可能具有

一定的临床意义 [13,20]。对于预期可能出现中毒的缓控释制剂

暴露，如血压尚正常、肠道灌注尚充足，可考虑应用高分子

量聚乙二醇溶液进行全肠灌洗 [15]，用量是 2 L/h 直至直肠流出

物清亮 [21]。洗胃或全肠灌洗均应在不影响主要治疗、生命体

征平稳的情况下考虑，洗胃时还应注意对意识状态改变者行

气道保护和对胃黏膜的保护。

推荐意见 4：CCBs 中毒时，若摄入时间在 1~2 h 内，

可行活性炭治疗 ；若活性炭无法及时使用可考虑洗胃，对

于口服大剂量 CCBs，洗胃应在摄入 1 h 内进行，若存在胃

排空延迟洗胃时间可适当延长至 4~6 h 甚至更长时间。缓

控释制剂中毒时可考虑全肠灌洗。

4.3	 一线治疗
4.3.1　补液治疗　

补液治疗是低血压或休克的传统治疗，在发生 CCBs 中

毒时应被推荐为一线治疗 [16]，应根据补液的反应来滴定补液

量，避免过量补液造成液体超负荷，若有条件可行有创或无

创血流动力学监测对补液进行指导。

给药方案：先静脉输注 10~20 mL/kg 晶体液 10~15 min，

如果存在治疗反应则持续进行 [16]。

推荐意见 5：推荐在 CCBs 中毒引发低血压或休克时

将补液作为一线治疗，应根据补液的反应来滴定补液量，

避免过度补液。

4.3.2　血管活性药物　

血管活性药物是临床治疗低血压和休克的常规方法。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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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大型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显示，主要使用血管加压药（最

常见的是去甲肾上腺素，成人剂量高达 100 µg/min）的存活率

极高，缺血并发症的发生率也很低 [22]。在治疗严重的 CCBs

过量引起的低血压或休克时，可能需要大剂量，甚至使用多

种血管加压药物和正性肌力药物 [22]。应该注意的是不同休克

类型选用不同的血管活性药物 [21]，去甲肾上腺素似乎是最适

合用于 CCBs 过量患者的初始儿茶酚胺类药物 [5]。

推荐意见 6：推荐在 CCBs 中毒引发休克时使用血管

活性药物作为一线治疗，一般首选去甲肾上腺素。

4.3.3　大剂量胰岛素（high-dose insulin, HDI）　

HDI 主要依靠以下四种机制发挥作用 [23] ：① HDI 通过

心肌细胞中钙依赖性和非钙依赖性途径增加心输出量，这

种心输出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每搏量的增加而不是心率的

增加 ；②优化心肌能量利用，心肌胰岛素受体的饱和优化

了细胞内葡萄糖用于 ATP 生产的可用性 ；③ HDI 可改善

CCBs 中毒所致内分泌功能障碍和由此引起的高血糖 ；④通

过增强内皮一氧化氮合酶发挥血管扩张作用，继而导致心

输出量增加，并改善与心源性休克相关的微血管功能障碍。

由此可见，HDI 可用于治疗严重 CCBs 中毒引起的心源性休

克 [24]。

国外的一篇胰岛素治疗钙通道阻滞剂和 β 受体阻滞剂

中毒的文献综述显示，在已发表的病例系列中观察到的成

功率为 80.4%~100% 不等。在进行严密监测下，此疗法是安

全的，可以考虑早期应用 [25]。在连续 12 例登记病例中（除

1 例非 CCBs 中毒患者），HDI 治疗避免了血管加压药物的

使用，有效逆转了药物性心源性休克，12 例患者包括 4 例

CCBs 中毒患者 [26]。回顾大剂量胰岛素在 CCBs 中毒中已发

表的实验研究、病例报告和专家意见，基于可靠的作用机制、

动物模型的良好有效性证据以及越来越多支持其安全性及

有效性的已发表病例，建议一旦怀疑 CCBs 中毒患者出现心

肌功能障碍，应尽早开始 HDI 治疗 [27]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氨氯地平为二氢吡啶类 CCBs，氨氯地平

中毒主要以难以纠正的外周血管扩张性休克为主，除了钙通

道阻滞的机理，氨氯地平与 HDI 一样，通过刺激内皮型一氧

化氮合酶引起血管舒张 [28-29]。因此，在氨氯地平中毒的情况下，

HDI 理论上有可能引起协同的医源性血管舒张。所以在 CCBs

中毒的情况下，需要密切监测心脏功能状况，低剂量 HDI 可

与去甲肾上腺素同时使用，若有心功能降低的证据，或是以

心源性休克为主的混合型休克时再考虑上调胰岛素剂量 [23]。

另有学者建议在 CCBs 中毒中，HDI 不应优先于血管

加压药物使用。CCBs 中毒管理应结合患者具体情况，在适

当的时候联合使用血管加压剂和 HDI[30]。

大剂量胰岛素的用法 [5,16] ：胰岛素 1 U/kg 的负荷剂量静

脉注射，同时静脉注射 0.5 g/kg 葡萄糖（若血糖 >16.7 mmol/L

则无需使用葡萄糖），然后胰岛素以 0.5~1.0 U/（kg∙h）持续静

脉输注，根据需要静脉输注葡萄糖 [ 起始剂量 0.5g/（kg∙h）]

维持血糖在正常范围（血糖：5~8 mmol/L）。根据组织灌注情

况可逐渐上调胰岛素用量，最大推荐剂量为 10 U/（kg∙h）。

不良反应主要包括低钾血症、低血糖及容量超载，建议

在治疗过程中密切监测血糖、电解质，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

出入量管理 [24]。

推荐意见 7：推荐在 CCBs 中毒引发心源性休克或以

心源性休克为主的混合型休克时，使用大剂量胰岛素疗法。

推荐与血管活性药物共同使用。治疗期间密切监测血糖、

电解质和出入量。

4.3.4　静脉钙剂　

静脉钙剂主要通过提高血液中钙离子浓度，增加细胞内

外钙离子的浓度差来抵消钙通道阻滞带来的作用，增加钙离

子内流。有研究显示钙剂在治疗 CCBs 中毒时改善了心率、

血压和传导异常 [31-32]。

目前建议剂量 [16] ：

① 10% 氯化钙的给药方案：通常为每 10~20 min 行 10~20 

mL（1~2 g）静脉注射或 0.2~0.4 mL/（kg∙h）[0.02~0.04 g/（kg∙h）]

静脉输注。

② 10% 葡萄糖酸钙给药方案：通常为每 10~20 min 行

30~60 mL（3~6 g）静脉注射或 0.6~1.2 mL/（kg∙h）[0.06~0.12 

g/（kg∙h）] 静脉输注。

特别注意 ：葡萄糖酸钙对于外周血管的刺激性较小，可

通过外周或中心静脉给药，而氯化钙刺激性大，最好通过中

心静脉导管进行输注。每 1~2 h 监测血清离子钙水平，警惕

医源性高钙血症，血清离子钙目标值是正常范围的 1.5~2.0

倍 [15,24]。在合并地高辛中毒时应避免使用钙剂 [5]。

推荐意见 8 ：建议在 CCBs 中毒时将静脉钙剂作为一线

治疗。每 1~2 h 监测血清离子钙水平，目标值是正常范围

的 1.5~2.0 倍。

4.3.5　阿托品

阿托品通常作为心动过缓，包括 CCBs 中毒引发的心动

过缓的一线治疗药物 [33]。对于 CCBs 中毒患者，该疗法可能

暂时有效，该药品容易获得，价格低廉，并且风险小，所以

将它作为有症状性心动过缓或传导障碍时的一线用药推荐 [16]。

用药方案为 [5,16] ：每 3~5 min 进行 0.5~1.0 mg 静脉注射。

阿托品最大用量为 3 mg/d。

推荐意见 9 ：建议在 CCBs 中毒引发有症状的缓慢型心

律失常时应用阿托品作为一线治疗。

4.4	 特殊疗法
为一线治疗无反应或特殊情境下的治疗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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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.1　静脉 - 动脉体外膜肺氧合（venoarterial extracorporeal 

membrane oxygenation, VA-ECMO）

CCBs 中毒引起的难治性休克或心脏骤停是极为危重

的临床情况。需要 VA-ECMO 支持治疗 [16]，它可以在心源

性或混合型休克患者代谢外源性药物所需的时间内提供血

流动力学和氧合支持。一项综述比较了及时接受体外生命

支持的严重药物中毒患者的预后，结果显示生存率改善 [34]。

虽然大多数 CCBs 中毒病例需要 VA-ECMO 来增加心输出

量，但静脉 - 静脉体外膜肺氧合（venovenous extracorporeal 

membrane oxygenation, VV-ECMO）可以用于严重的非心源

性肺水肿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[15]。

对 2003—2018 年的体外生命支持组织（Extracorporeal 

Life Support Organizations, ELSO）数据进行回顾，仅评估 VA-

ECMO 对药物中毒继发心源性休克的治疗效果。其中有 104

例患者服用了 20 种不同的中毒药物，47.1% 的患者服用了心

血管药物，总体生存率为 52.9%[35]。

近期发表的应用 ECMO 治疗单纯 CCBs 过量的回顾性分

析显示 [36]，采用 ECMO 治疗 CCBs 过量患者出院的生存率

为 84.6%，ECMO 平均时间 4.3 d，VA-ECMO 和 VV-ECMO 使

用率分别为 92.3% 和 7.7%。ECMO 用于 CCBs 中毒的出院生

存率明显高于 ECMO 用于其他治疗用途的生存率数据，提示

CCBs 过量的难治性心肺衰竭患者可以从 ECMO 支持中获益。

一项关于自杀性心血管药物过量继发心源性休克的

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显示，患者在首次医学评估时脉压

<35 mmHg，到达 ICU 时左室射血分数 <20%，都提示可能需

要体外生命支持 [37]。

推荐意见 10 ：建议在 CCBs 中毒引起的难治性休克或心

脏骤停时，可将 VA-ECMO 作为体外生命支持治疗的选择。

4.4.2　临时起搏治疗　

一些病例报告描述了对 CCBs 中毒后出现缓慢型心律失

常和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患者使用临时起搏的情况，结果并

不完全一致 [22-33,38]。临时起搏对于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缓慢型

心律失常的患者可能是合理的，但并不总是有效，尤其是在

房室结完全阻滞或血管扩张性休克的患者中 [33]。

推荐意见 11 ：CCBs 中毒所致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缓

慢型心律失常时，可尝试临时起搏治疗。

4.4.3　静脉脂肪乳疗法　

中毒时使用静脉脂肪乳（intravenous lipid emulsion, ILE）

的作用机制：将亲脂性药物从中毒部位转移，并为心肌提供

游离脂肪酸作为能量来源 [39]。ILE 通过降低血清游离药物浓

度来发挥作用。静脉注射脂肪乳剂通过在血浆中形成一个富

脂区，将亲脂性药物与靶组织分离开来。另一种理论认为，

ILE 通过高剂量的游离脂肪酸激活心肌细胞中的电压门控钙

通道为心肌提供能量 [40]。

病例系列和病例报告提示脂肪乳可能有助于血流动力学

的改善 [41–44]，可用于一线治疗效果不佳的 CCBs 中毒患者 [16]。

常用剂量及用法 [5,16,45] ：20% 脂肪乳剂 1.5 mL/kg，1 min

内静脉注射，根据需要重复两次，直到达到临床稳定，然后

静脉输注 0.25 mL/（kg∙min），持续 30~60 min。美国食品和药

物管理局规定，每 24 h 给药的最大总剂量为 12.5 mL/kg。

然而，一项大型回顾性研究未发现 ILE 疗法对 CCBs 中

毒的益处 [46]，且实验和临床数据表明，ILE 会增加胃肠道对

亲脂性药物的吸收，可能会加重口服药物的中毒 [47-48]。不良

反应包括高脂血症对血液化验的干扰、诱发胰腺炎、对血液

净化和 ECMO 管路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 [49]。

推荐意见 12 ：不推荐在 CCBs 中毒时常规使用静脉脂肪

乳。但在其他治疗方法无效或不可获得时，可考虑尝试使用。

4.4.4　亚甲蓝　

亚甲蓝是一氧化氮和环磷酸鸟苷介导的血管舒张抑制

剂，可能以非儿茶酚胺依赖的方式提供治疗益处。亚甲蓝

治疗休克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抑制一氧化氮途径中的鸟苷酸

环化酶减少血管舒张 [50]。血管扩张性休克的剂量通常为 1~2 

mg/kg，5 min 内静脉注射，然后持续静脉输注 1 mg/（kg∙h）。

最大剂量为 7 mg/kg[15]。亚甲蓝在病例系列和病例报告中被

描述为治疗 CCBs 药物过量（主要涉及氨氯地平）后难治性

血管扩张性休克的有效辅助药物 [50]。亚甲蓝作为辅助血管

加压剂治疗 CCBs 中毒的应用仅得到轶事证据的支持，并且

应仅在其他治疗无反应的难治性血管扩张性休克的病例中

考虑，或作为过渡到机械循环支持的临时措施，在围心脏

停搏期患者不考虑应用 [15]。

推荐意见 13 ：在 CCBs 中毒引起的其他一线治疗无反应

的难治性血管扩张性休克的病例中，可以尝试使用亚甲蓝。

4.4.5　血液净化治疗　

CCBs 药代动力学特点：CCBs 多吸收良好，小分子物质，

蛋白结合率高，分布广泛，在肝脏中被广泛代谢。CCBs 被

认为是不可透析的，其内源性清除率高，超过 400 mL/min，

无论何种体外清除方式，目前的药代动力学和毒代动力学数

据表明，体外清除最多能使总清除率提高 5%~10%[51]。虽然

中毒体外治疗工作组推荐意见 ：不建议在严重中毒患者中使

用体外方法来加强氨氯地平、地尔硫䓬和维拉帕米的清除
[51]。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如严重低血压、休克、围心脏骤停、

甚至心脏骤停等组织灌注严重不良和严重肝肾脏器功能衰竭

的情况时，内源性清除能力将受到严重影响，血液净化可能

成为主要甚至唯一的清除方式。此时血液净化对 CCBs 清除

可能存在重要意义。目前严重 CCBs 中毒的血液净化治疗多

见于重症患者合并急性肾功能衰竭时的容量管理和肾替代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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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钙通道阻滞剂中毒急诊诊治流程图

疗。但在严重 CCBs 中毒特别是合并其他药物混合中毒的情

况下，很多案例报道和临床观察在多种治疗方法同时采用了

血液灌流或血浆置换、白蛋白透析、分子吸附再循环（MARS）

等体外清除方式，临床结局良好 [4,52-54]。

推荐意见 14 ：在严重 CCBs 中毒存在严重灌注不良或

存在肝肾脏器功能衰竭时，可行血液净化治疗，作为药物

治疗的补充，应选择理论上对蛋白结合率高的药物有清除

作用的血液净化方式增加 CCBs 的清除，如血浆置换或血液

灌流等。合并急性肾功能衰竭时应同时选择肾脏替代治疗。

钙通道阻滞剂中毒药物推荐剂量及注意事项见表 1，

钙通道阻滞剂中毒急诊诊治流程图见图 1。大剂量或重度

CCBs 中毒患者病死率高，往往需要联合多种治疗手段进行

救治。目前有关 CCBs 中毒相关推荐意见的证据级别低，需

要进一步的临床研究和试验来验证每个治疗方法的效果、

安全性以及确定理想的治疗剂量范围。本共识仅为临床诊

断、评估、治疗提供参考，临床实践中仍应结合当地的医

疗条件和患者的具体情况来选择合适的诊断和治疗方案。

表 1 钙通道阻滞剂中毒用药剂量及注意事项
治疗方法 推荐剂量 注意事项
补液 静脉输注 10~20 mL/kg 晶体液 10~15 min 若有治疗反应继续补液，建议进行血流动力学监测，

避免过度补液

血管活性药物 首选去甲肾上腺素，根据休克类型选用血管活性药物 可能需要大剂量甚至联用多种血管活性药物和正性肌
力药物

大剂量胰岛素 胰岛素 1 U/kg 的负荷剂量静脉注射，然后胰岛素以 0.5~1.0 U/
（kg∙h）持续静脉输注，每 10 min 根据组织灌注情况调整 1~2 
U/（kg∙h），最大推荐剂量为 10 U/（kg∙h）。一般持续 1~2 d ；
开始胰岛素治疗时若血糖 >16.7 mmol/L 则无需使用葡萄糖，
若血糖≤16.7 mmol/L则需静脉注射0.5 g/kg葡萄糖，然后以0.5 
g/（kg∙h）起始剂量开始静脉输注葡萄糖，根据血糖水平调整
葡萄糖用量，维持血糖在正常范围（5~8 mmol/L）

治疗前，必须纠正相对的低血糖和低钾血症 ；
每 0.5 h 监测血糖，稳定后可酌情减少频率 ；
每 1~2 h 监测血钾 ；
避免容量超负荷
大剂量胰岛素治疗后 30~60 min 才会出现血流动力学
反应 ；因此，通常需要同时采取其他治疗手段以维持
脉搏和血压

静脉钙剂 ① 10% 氯化钙的给药方案 ：通常为每 10~20 min 10~20 mL
（1~2 g）静脉注射或 0.2~0.4 mL/（kg∙h）[0.02~0.04g/（kg∙h）]
静脉输注 ；
② 10% 葡萄糖酸钙给药方案 ：通常为每 10~20 min 30~60 mL

（3~6g）静脉注射或 0.6~1.2 mL/（kg∙h）[0.06~0.12g/（kg∙h）]
静脉输注

每 2 h 监测血清离子钙，保持钙离子浓度在正常上限 2
倍以内
葡萄糖酸钙可通过外周或中心静脉通路给药，氯化钙
对于外周血管的刺激性较大，应尽可能通过中心静脉
导管给药
在合并地高辛中毒时应避免使用钙剂

阿托品 每 3~5 min 行 0.5~1.0 mg 静脉注射 最大用量为 3 mg/d

亚甲蓝 1~2 mg/kg，5 min 内静脉注射，然后持续静脉输注 1 mg/（kg∙h） 最大剂量为 7 mg/kg
难治性血管扩张性休克可尝试

静脉脂肪乳 20% 脂肪乳剂 1.5 mL/kg，1 min 内静脉注射，根据需要重复
两次，直到达到临床稳定，然后静脉输注 0.25 mL/（kg∙min），
持续 30~60 min

每 24 h 给药的最大总剂量为 12.5 mL/kg
其他方法无效或不可获得时可尝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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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省人民医院）；张海钢 [ 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（南山医院）]；

张海燕（北京市顺义区医院）；张红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）；

张红（首都医科大学石景山教学医院北京市石景山医院）；

张洪波（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）；张剑锋（广西医科大学第

二附属医院）；张金英（滨医附院）；张静（首都医科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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